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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永夏

我国的传统节日中，以特色饮食为主体的食
俗占有重要位置。人们通过这些食俗活动，不但
能满足物质享受，还在美食中寄予理想、愿望，表
达文化需求和审美意识。冬至作为一个传统大
节，同样有着十分丰富的食俗。这些食俗同礼俗
一样，也浸透着很深的感恩情怀。

在北方许多地区，都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
此俗的来源，据说与女娲补天有关。传说盘古开
天辟地后，地上没有人，人类的始祖女娲便用泥
土造人。尽管她造的人五官端正、体魄健壮，但是
严冬一到，耳朵就会被冻掉。为此，女娲就在泥人
的耳朵上扎个小孔，穿一根线，线的另一端塞进
泥人嘴中，让泥人咬住，这才使耳朵得以保全。后
来每到冬至，人们就包耳朵形状的饺子，意思是
让女娲造的人咬住带(馅)线的耳朵，不被冻掉，以
此来感谢女娲的救治之恩。

还有一种说法，冬至吃饺子是为纪念医圣张仲
景。张仲景是河南南阳人，东汉著名医药学家，一
向有“医圣”之称。有一年冬至，告老还乡的张仲
景看到乡亲们饥寒交迫，不少人的耳朵都冻烂
了，便和弟子们在南阳东关搭起医棚，支起大锅，
制作“祛寒娇耳汤”，为乡亲们医治冻伤。他把羊
肉、辣椒和一些驱寒药物放在锅里熬煮，然后将
羊肉、药物捞出来切碎，用面包成耳朵样的“娇
耳”，煮熟后，分给来治伤的人每人两只“娇耳”、
一大碗肉汤。人们吃下后顿觉浑身暖和、两耳发热，
冻伤很快治好了。后来人们为感谢医圣的救治之
恩，便模仿“娇耳”的样子，包成食物，名曰“饺子”，
在冬至这天享用。至今，南阳一带还流传着“冬至不
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民谣。

与北方稍有不同，南方大部分地区在冬至这天
要吃汤圆，诚如古诗所言：“家家捣米做汤圆，知是
明朝冬至天。”汤圆是用糯米粉加糖馅制成的圆形
食品，寓意“圆满”“团圆”。在潮汕地区，有冬至吃甜
丸的习俗，甜丸亦即汤圆，又称冬节丸。潮汕人过冬
至，一般在头一天就将糯米粉磨好。冬至这天一早，
家中大人小孩围坐在一起，将预先和好的粉团一块
块撕下来，搓成琉璃球一样的甜丸，天亮前将甜丸
煮熟，每人吃上一碗，以庆贺全家团圆。当地还有

“冬节丸，一食就过年”的民谣，表示年虽还没有过，
但过了冬至大家已添了一岁，故谓之“添岁”。

过去，甜丸不仅是吃的，人们还将它粘在自家
的门顶、屋梁之上。这样做，一是预示着明年庄稼丰
收、全家团圆；二是为了感谢老鼠给人间送来五谷
种子之恩。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人
们居住的土地上不长庄稼，只生野草，人们只能靠
野菜野果充饥，生活非常贫苦。老鼠利用自己善于
穿墙打洞的本领，从天上偷来五谷的种子，送给人
们种植，并相约每年收获时，留一点庄稼在地里，供
鼠辈生活。人们播下老鼠送来的种子，果然获得大
丰收，生活也大有改善。然而贪心的人们却违背誓
约，把田里的庄稼全收回家，一点儿也没给老鼠留。
老鼠见没了生活来源，一气之下便向玉皇大帝告
状。玉帝一听也深感不平，便赐给老鼠一副坚利的
牙齿，叫它潜入各家各户，去吃人们囤积的粮食。从
此，老鼠便由与人为善变成与人为害……后来人们
良心发现，觉得不能忘记老鼠送种子之功，于是每
年冬至这天，就用吃甜丸、粘甜丸的方式来纪念它。
当然，传说中的老鼠只是载体，这一传说寄托了人
们的感恩之情。

□许志杰

厉害了，周锡瑞同学。
10月18日，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

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论坛致敬中国学研究
者的单元“世界中国学贡献奖”今年颁发给
了英国汉学家、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院士鲁
惟一，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荣
休教授周锡瑞，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
所所长、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叶嘉莹。周锡
瑞在获奖感言中说：“对于全世界的中国历
史学家来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黄
金时代。学术交流、档案研究、实地调查、突
破性的中国学术研究以及合作都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繁荣程度。”这是一个能让我们蹭
一下热度的好消息，转到大学同学微信群分
享，不仅引来热闹的围观，也同时激起同学
们对周锡瑞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时
一起上课、打篮球，那些有趣的故事和洋溢
着青春气息的美好记忆。

我与周锡瑞没有直接交往，但对其印
象挺深。那时候学校的外国人少。1979年秋
天入校不久就在山大校园看见一个常常骑
着自行车奔走的“洋鬼子”，微黄色头发，乱
蓬蓬的，高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那
时国内的眼镜基本都是黑或白色塑料框
架，所以他的辨识度极高。一个美国人为什
么起了“周锡瑞”这样纯粹的中国人名字？
不是非常准确的答案是：姓周，是因为他非
常崇拜周恩来总理，至于为什么名叫锡瑞，
就不怎么清楚了。周锡瑞喜欢打篮球，经常
与同学们同场竞技，虽然打篮球的技巧水
平不怎么高超，却凭着身高优势，常有分数
进账。与他同场竞技的同学说，也不知周锡
瑞当时多大年龄，但他的体质好，跑得贼
快。当时同学们还传言，周锡瑞夫人是日本
人，有个十几岁的儿子跟着他们一起在山
大，好像是读中学。

大概是1980年春天，周锡瑞在山大新
校的文史楼201教室做过一次学术报告，用
的是并不十分流畅但能让同学们听懂的汉
语，偶尔夹杂几句英语。也是够唬人的，一个
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仅学问研究的
是义和团，而且汉语水平尚可。据说他在图
书馆和档案馆翻阅了大量与义和团有关的
原始资料，之乎者也弄得一清二楚，比我们
这些以母语在读的大学历史系学生更加自
如。那时还听说，周锡瑞是著名的《菊花与
刀》作者鲁斯·本尼迪克特的后人。这条未经
证实的消息至少可为与周锡瑞有关的两个
问题作为旁注，其一，周锡瑞研究近代中国
历史与文化是有家学渊源的，鲁斯·本尼迪
克特对日本及东亚文化的研究潜移默化影
响了周锡瑞，让他爱上中国历史。其二，周夫
人是日本人，是不是年轻时的周锡瑞曾跟随
家人在日本生活学习过？当然，这样的推测
没有实质意义，只是作为同学，八卦、调侃、
高兴，然后大家会心一乐，足矣。

凭直觉看，周锡瑞性格温和，学习认真，
除了跟随我们的老师路遥先生研读，更多时
间是泡在学校图书馆和档案馆，翻阅原始档
案资料。他还去了义和团在山东以及河北的
发源地，进行实地考察。义和团运动多发生
在偏远的经济落后地区，像山东与河北交
界，交通不便，当时从济南去一趟得转好几
次长途汽车，耗时大半天。那里的生活状况
不甚理想，吃、住都处在落后状态。周锡瑞就
是这样奔走于田野乡村，调查研究，拿到第
一手资料。大二那年，我们班一部分同学跟
着老师去河北魏县搞义和团运动调查，这是
我们历史系一直持续进行的一项历史调查
活动，包括周锡瑞的调查也是这项活动的一
部分。同学们回来说，魏县的桃酥硬度达到
砖头级，他们将桃酥作为玩具，在大街上掷
来掷去，先打中者为胜方。可见当时的生活
条件之差。周锡瑞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坚持
对义和团的实地调查研究，完成了影响巨大
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于1987年以英

文在美国出版，1995年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
版社出版。

无论在英文版序言还是中译本的前言
中，周锡瑞对他在山东大学的那段学习研究
经历都不吝赞美之词。英文版序言中说：“对
我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师
生们所做的口述历史调查的原始采访记录。
他们在1960年—1966年间深入鲁西，在这一
闹过义和团运动的地区内遍访老农。这些历
史调查已有一卷选编出版。但我能得以查阅
这些调查的最原始手稿记录。这些手稿中，
访问者记下了当年的义和团成员以及旁观
者对义和团运动最初阶段的回忆。山东大学
历史系向我慷慨提供的这些记录稿，比公开
发表的资料选编更为完整，对我重新探索和
构建义和团的早期历史成了不可缺少的材
料。正是从这些资料中，我们第一次得以从
农民的角度了解这次大规模的中国农民运
动。山东大学两次安排我去闹过义和团的乡
村地区旅行，在原先的口述历史调查的基础
上，我又作了进一步的采访。再加上对这一
地区的自然气候和社会生态环境的观察，使
得原先那些材料对我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这
些访问价值无量，它帮助我理解了社会经济
条件的地区差异(常常在同一县城之内也大
有差异)的重要性，它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
因素之一。”“我尤其感谢山东大学历史系的
朋友和同行们，特别是徐绪典、路遥、李德征
和陆景琪。他们是我寻找义和团运动资料的
指导专家，亦总能在我的研究和看法与他们
发生分歧时表示理解。”

在中文版前言中，他这样写道：“1979年
至1980年当我在山东大学做这一课题研究
时，受到路遥教授及其他同行的相当关注，
对此我表示深切的感谢。他们给予我的帮助
不仅在于提供了20世纪60年代山东大学所做
的口头历史调查资料，还在于他们的研究直
接影响了我对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的看法。
关于鲁西南大刀会、直(河北)鲁边界的义和
拳以及鲁西北神拳是义和团运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的观点，就是直接接受了他们的分类
方法。另外，路遥先生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
索》一书在研究方法与角度上，与我也有着
某些相同之处。首先我们的研究基础都是建
立在历史文献与口头历史调查资料上；其次
是区域性的研究，特别是义和团发生地方的
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在对社会背景的研
究上，路先生与我所持观点极为相似。”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译本出版后，
在历史研究与教学以及爱好者中反响很
大，10年间先后加印5次，在同类历史著作
中比较罕见。周锡瑞提到的徐绪典、路遥、
李德征和陆景琪诸先生，正是我们读书时
的授课老师。徐绪典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
专家，在义和团运动研究方面多有建树。李
德征后任历史系主任，陆景琪为图书馆学
系主任。今已94岁高龄的路遥先生，笔耕不
辍，时刻以敏锐眼光关注当下学术界动态，
不时抛出醒世卓见。在今年秋天举行的义
和团运动学术讨论会上，路遥先生还发表
了相当前沿的视频致辞，不愧是义和团运
动研究的栋梁和指引者。

向大家正式介绍一下周锡瑞同学，确
切的称谓应该是周锡瑞先生：周锡瑞，1942
年生于美国加州，在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
学习中国历史，1964年获文科学士学位，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列文森和魏裴
德，1971年获博士学位。是美国学界在中国
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最负盛名
的学者之一，长期在美高校任教，2012年荣
休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出版《义和团
运动的起源》《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
湖》《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等著作。
我们入校时，大部分同学都比周锡瑞先

生的年龄小20岁甚至更多，他却留给同学们
一个步履轻盈、健步如风的小伙子印象。那
时人家早已博士毕业，我等刚入校门，哪有
同学之福分？而同学们又那么乐意称他为

“同学”，显见周锡瑞平易近人。1980年我们读
大二时，周锡瑞结束对义和团运动的调查与
研习离开山大校园，其后同学们却经常提起
他。四十余年过去，已是虚岁八十的周锡瑞
先生，在同学们的记忆里还是那个骑着自行
车、斜挎书包、冬天戴一顶黄色军帽，穿行在
山大校园里的帅气、和气的周锡瑞同学。祝
老同学永葆青春，学术精进，希盼老同学再
到山大校园看看，一起打篮球，“回到”我们
共同怀念的上世纪80年代那个黄金时代。

最后特别需要讲清楚的是，周锡瑞先生
的夫人名叫叶娃，是著名农业经济学家、翻
译家叶笃庄先生之千金，曾经翻译全本《达
尔文全集》。周锡瑞著《叶——— 百年动荡中的
一个中国家庭》便是讲的叶氏家族的百年故
事。至于同学们口中的传说，只能归结为那
时候我们很年轻，思想活跃，所知却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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